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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13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为迎接上合组织峰会在津举行，天津图书馆日
前推出“阅见上合 更添‘津’彩”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主题书展。

书展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
程全景展现，系统梳理上合组织二十余载的发展脉
络与现有成果；二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家风采展现，精
选有关成员国、观察国、对话伙伴共计25个国家国
情的图书，帮助读者构建对“上合大家庭”的立体认
知；三是“津彩”板块，精选反映天津历史文化发展与
经济建设成果等方面图书，聚焦天津发展，呈现天津
城市文化记忆，将津派文化展现给读者。

此次书展将持续至9月10日，向公众免费开放。
记者 王轶斐

“阅见上合 更添‘津’彩”
主题书展免费向公众开放

“布语匠心”——宫廷补绣艺术展日前在市群众
艺术馆开展。

宫廷补绣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又名
布贴画、布堆画、布摞花，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术的杰
出代表。作为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此次展出的作品以废弃纺织物为创作素材，巧
妙融合浮雕、刺绣、缝缀、堆贴、抽丝等多种技艺，形
成了别具一格的创作技法与艺术风格，为古老的宫
廷补绣技艺注入了全新活力。 记者 王轶斐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以废旧材料展现非遗之美
“宫廷补绣艺术展”开展

城市探访文旅真人秀《假期中的她们》昨日开播，叶
童、邓萃雯、陈德容、侯佩岑等人在湖南长沙、山西长治
等4座城市展开“城市撕拉片”旅行模式，打造独属于每
座城市的文旅印记，探索全新的城市文旅传播模式。
《假期中的她们》于芒果TV上线，以城市中的

“姐姐之家”为据点，展开为期四天三夜的假期生
活。嘉宾们会在城市站点中找到指定目的地完成任
务打卡，女性成员们则以多元化方式构建出都市女
性生活指南。 记者 王轶斐

图片由播出平台提供

叶童邓萃雯陈德容等组团
开启“城市撕拉片”旅行

评剧艺术表演大家小花玉兰昨在津去世

老人生前抚摸舞台大幕“舍不得呀”

天津评剧院的青年演员刘
洛含是小花玉兰在专业领域的
唯一入室弟子，几天来她一直
守候在师父身旁，她哽咽着说，
“学的第一出戏就是师父代表
剧目《拜月记》的一折。”

刘洛含此前学习的都是“大
口流派”，在初学阶段一度还想
放弃，在小花玉兰先生的不断鼓
励下，不仅掌握了表演，还体会
到师父艺术的独特风格魅力。
“上家里学习，师父提前给我煮
好鸡蛋，总怕我体力跟不上。”刘
洛含说，当时师父的老伴儿还在
世，夏天还切好西瓜，进门先让
吃西瓜消消暑，“就是拿我当自
家孩子一样。”2011年，刘洛含正
式拜师。

有一年，刘洛含排演《吕布
戏貂蝉》，小花玉兰坐着轮椅亲
自来把场。2023年，刘洛含主
动排演整出《拜月记》，从到家
里学，到后来师父通过电话、视
频教，当极具传承意义的演出
大获成功后，师父看到录像时
特别开心，给了刘洛含最难忘
的评价：“好，有我当年的风

采。”贯穿师徒情的《拜月记》，
也成了刘洛含最希望自己能继
续传承的剧目。
“宠溺徒弟”几乎成了采访中

弟子们一致的话语，“师父记得我
爱吃馅儿，每次去家里学习，师父
都从楼下的大饭店专门给我点锅
贴。”关门弟子高玉娟说，其实老师
自己不会做也不会吃，但就看着她
说：“别人都是徒弟孝敬师父，但我
就是宠徒弟——管吃管住。”每一
次学习完，小花玉兰都会提醒高玉
娟“保护嗓子”，“师父说自己的艺
术是‘有嗓也有味儿’，保护好嗓子
很重要。”

在采访中，评剧爱好者、老人
的“忘年交”大力给记者提供了一
张照片，“那是2018年8月15日，
要给老太太录制影像资料。”大力
至今仍历历在目：老太太拉着大
幕用手抚摸了半天，嘴里一直说
“舍不得呀”，“我正好在旁边，就
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看到这张
照片都能感觉到她对戏曲舞台的
不舍！

记者 单炜炜

图片由受访者大力提供

8月 14日 9时 35分，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原

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

会委员、一级演员、中国戏

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分会

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委员、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小花玉兰先生（本名

陈佩华）因病医治无效，在

天 津 与 世 长 辞 ，享 年 93

岁。记者昨日采访了小花

玉兰先生的家人和弟子以

及评剧爱好者，这位为评

剧艺术倾注毕生心血的艺

术大家形象愈发清晰。

天津评剧院发布的讣告中
介绍，小花玉兰其母花玉兰是
著名评剧老演员，其父陈艳楼
是评剧老艺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曾参
加北京新文化剧团，担任主演，
1954年调入北京市评剧团，同
年她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荣获北京戏曲汇演表演奖。
1958年来到天津评剧院成为主
演之一。多年来，她曾上演过
许多传统戏和现代戏，主要代
表剧目《拜月记》《二度梅》《牛
郎织女》《凤还巢》《桃花庵》，深
受观众喜爱并成为剧院的保留
剧目。
“每逢晚间演出，母亲总在

下午三四点钟便抵达剧场。她
始终坚持自己化装，在上唇彩
之前，只吃两枚鸡蛋。”女儿丰
珊自幼跟随母亲左右，对母亲
艺术追求之“严苛”记忆犹新，
“母亲穿好行头后，便不再坐
下，唯恐戏服生出褶皱——否
则是对艺术的不敬、对观众的
失礼。”

小花玉兰教导弟子时倾囊
相授，“这种态度深刻影响了
我，使我明白无论从事何种职
业，都应追求极致。”尽管母亲
常年奔波于戏曲学校和舞台之
间，丰珊认为她从未疏忽对子
女的教育，不过“坚决反对”子
女继承衣钵，“她认为我已错过
最佳学艺年龄，难以有所成
就。按照她的标准，‘既学艺，
就当立于舞台中央’。”
“母亲的不少代表剧目皆

源于对京剧等剧种的移植与
借鉴。”丰珊回忆道，母亲晚年
仍在看京剧、越剧，潜心钻研
唱腔与表演艺术。“母亲虽年
事已高，但身体一直不错，辞
世实属突然。”丰珊表示，母亲
未曾留下遗言，“想来，她应是
无憾而去。”

宠溺徒弟“管吃住”

穿好行头不坐下


